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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点
	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东颜村
	调研员姓名
	李旻昊

	调研员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调研员联系方式
	15587399997

	受访者编号
	HZ-LMH20200623LQR@P
	受访者姓名
	李庆润

	受访者性别
	男
	首次采访
时间
	20200623
	首访时受访者年龄
	80

	受访者成分
	贫农
	土改时是否是土改干部或
土改工作队员
	否
	是否
党员
	是

	干部
经历
	有
	曾担任的干部具体职务
	生产队长、会计

	现家庭人口
	4
	现承包地
面积（亩）
	7
	现林地
面积（亩）
	0
	现水塘
面积（亩）
	0

	受访者
基本情况
	老人1940年出生，目前和老伴在农村老家单独居住，平时在他人果园做看守挣钱补贴家用。老人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虽然家里承包7亩土地，但因年龄过大，大部分已经转包给村中的种粮大户耕作，平时基本不做农活。老人本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但儿子于2009年因意外事故去世，现在主要由两个女儿负责赡养，都很孝顺，生活上基本没有困难。

	受访者
职业简历或
个人经历
	老人年轻时家中共有兄妹六人，因排行老大，需要照顾家庭，小学读到三四年级便辍学，同家中大人一起挣工分补贴家用。在1958年担任生产队的计工员以及现金保管员；1970年因工作突出成为共产党员；1978年担任生产的队长、会计等职务，后因年龄问题，不再担任村里职务；1995年前后开始在熟人饲养场工作；2010年回家在果园做看守。因年轻时外出出工及务工经历较多，见识较广。

	受访者
所在社区基本情况

	峄山镇位于邹城市城南10公里，因境内坐落着省级风景名胜区峄山，故名峄山镇，总面积106.4平方公里，辖50个行政村，峄山镇属暖温带季风性气候，气温年均14℃，最高气温值39℃，持续7—10天。最低气温值—19℃，无霜期220余天，作物生长期250天以上，年平均降雨量600毫米左右。因受峄山的影响，峄山之阳春早，霜晚，小麦早熟一周左右，作物生长可延长半月之久。
东颜村位于峄山镇驻地西南约3公里处，临荷路南侧，辖区面积1.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90亩，全村人口1310人，村两委班子5人，交叉任职，党员42名。该村依托区位，交通优势，大力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高效农业，服务业等。2012年村集体收入16万元，人均收入达10300元。村内张、李为大姓，村内有碑刻，传言是明初，张姓来此定居，地势低洼，宜于做“小盐”，清朝道光年间官府为生意繁盛，将滕州至济州的御便桥建成，开设作坊，经销小盐，演变成庄，“盐”通“颜”，故叫做大颜庄，后因西面有颜庄，改为东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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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文整理

访谈时间：2020年06月23日
A=李旻昊  B=李庆润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调研员小李，今天经过张波书记介绍来给您做个访谈，主要是聊聊合作化那段时期的事情。
B：合作化？
A：就是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那段时间。
B：那行，你说吧。
A：我先了解下咱们这个村子，问您几个关于村的问题。
B：你问就行。
A：您知道咱们这个村里姓氏分布是什么样？
B：村里是两大姓，姓张的和姓李的，五六队都是姓李的，是邹县有名的李家庄，地图上都有。
A：李家庄，这个村不是叫做东颜庄？
B：后面两个队叫做小李庄，后来合了一块就简称东颜村。当时入社的时候他们是八一社，咱们是爱国社。
A：姓张的都在前面？
B：对，前四个队，张氏大姓，还有姓王的、姓武的、姓曹的，姓赵的和姓沈的也有，都是一两家的小姓，人数比较少。
A：这个村起源形成您清楚不?
B：据说，不过碑现在都翁到[footnoteRef:0]，上面写的是张家氏族开辟东颜村，原来张家的这个碑在北大路间[footnoteRef:1]，实际上是姓姜的、姓董的、姓刘的来的早，原来三官庙有更早的石碑，写着那个姓来的早，不过都已经被砸烂。 [0:  翁到：推倒的意思。]  [1:  间：附近的意思。
] 

A：三官庙在哪，是不是大队打面房那个？
B：不是，咱们村不是有个桥，叫御便桥，桥上井，井上庙，这是咱们庄上的历史，不过现在都找不到，你可以去庄碑看看。
A：就是大队门口那个？
B：对，碑上有小字刻着。
A：当时土地改革完了后，您家里几口人？
B：土改后家里有七口人。
A：都是有谁？
B：有我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A：还记得年龄都有多少？
B：我祖母也就是有六十多岁，父母四十多岁，我那时候土改完了才十二岁，弟弟一个八岁，一个五岁，我妹妹才一岁。
A：那时候分别都做什么？
B：那时候哪有什么工作，父母就是在家里种地，我上小学，弟弟妹妹更不用说了，年级都太小在家里玩白。就后来我家里人多，又添孩子我父母挣不过来工分，我和二弟都下学，1958年都去给养猪场放猪。
A：土改后您家里有哪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
B：哪有几个，弟弟妹妹小，算上我也就是有四个人能干活，我放了两年的官猪。
A：官猪？
B：就是生产队里的猪，上了三年级就不让我上学，下来挣工分。
A：劳动力都是？
B：我祖母、父母加我。
A：两个男劳力两个女劳力？
B：是。
A：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
B：没个有病的。
A：负担重不？
B：怎么不重，我祖母都去淘菜，人口多劳动不上，就吃野菜、柳叶。她是有名的找菜吃，不然就挨饿，压力大会过。
A：具体压力在什么方面？
B：小孩子小，人多，又没有文化、劳动不上，拿不了工分。
A：土改后，您主要是做什么的？
B：我刚土改完还上学。
A：您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什么？
B：靠种地，又不做买卖。
A：除了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B：没有。
A：这么多人养活？
B：反正就是种地，以菜为主。不够吃的时候我祖母就出去要饭去。
A：种地收入怎样？
B：哪有收入，就是种芋头、高粱，洼里下雨种不上庄稼，落后。耕地也没有牲口。
A：土改后，您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B：算是一般。
A：土改给您家定的成分是什么？
B：都是贫农成分。
A：土改后，您家有多少田地？
B：算算就知道，二亩、三亩、一亩、四亩，一共有八九亩土地。
A：都是旱地？
B：对。
A：是不是都是土改时分给您家的？
B：也不全是，有我祖母要的土地。
A：靠什么要？
B：就是要饭要点钱给大队里换。
A：土改给分了多少？
B：就分了东坡的二亩土地。
A：当时土地里都种什么？
B：种麦子、豆子、高粱、地瓜。
A：一亩地能产多少？
B：也就是三百斤，这都是好的，麦子、高粱基本二百多斤。豆子也就是白八斤。
A：芋头？
B：芋头能有三千来斤。
A：能出这么多？
B：你算就是，一亩地能种两千五百棵，一棵都是一斤多，这不得三千多斤。
A：够一家人吃的？
B：就是吃稀点。
A：能维持基本生活？
B：基本能够，饿不死。
A：那时候还出去要饭不？
B：为了多买点地，也是出去，不是为了吃不上饭，主要就是给小孩子多留二亩地吃得饱。
A：那家里的劳力在生产中够用？
B：够用，我祖母主要是做饭，都够用，有时候我父亲还去给别人帮忙做，不然怎么养活，怎么挣分。
A：那时候还没有挣工分这一说。
B：就是给别的家里打工，不然怎么吃上饭，给别人做人家管饭。
A：不给钱？
B：不给，就是一天两顿饭。
A：不是换工？
B：不是。
A：给别人打工，农具怎么办，带自己的？
B：都是自己的东西，带着去。
A：要是用坏了怎么办？
B：自己负责，人家不管，你就是来混饭吃。
A：确定不是换工？
B：怎么说，就是亲戚邻居，几家关系好的，我给你干，你给我干。
A：具体是那些人？
B：就是这附近的邻居我家主要和齐家我们经常互相帮忙干。
A：换工分不分男工女工？
B：不分，都这么熟悉，大家互相干就行，一天吃人家两顿饭，自己带着工具去，坏了自己负责。就是附近的人情互相干。
A：土改后，您家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
B：没有，土改前还有个牛，我祖母喂。
A：牛怎么没的？
B：当时没解放的时候，喂个牛想发展，谁知道让峄山的土匪李老八牵走了。
A：土改后也也没分？
B：没有，土改就分了土地，没给牲口。
A：没牲口的时候，耕地怎么办？
B：别人给耕。
A：谁给？
B：俊活的爹，芳喜叔给耕。
A：不给别人钱？
B：就是人家牵着牲口过来帮忙耕地，我父亲过去给你家打工，这不都一样，就是工换工，人家给咱们耕地，咱们也把割的草给他。
A：地里的草？
B：是，树叶。
A：他要？
B：种高粱就打树叶，给人家喂牛用。收了麦子压完了，就把麦糠给人家。
A：换的时候，这边去打工就只吃他两顿饭，咱们管不管他？
B：管，如果不管八月节、过年就给人家送礼。
A：具体？
B：就是咱给人家干，他们管饭，人家也牵着牲口给耕地。
A：那您父亲在那边打工是常年的？
B：不是，就是忙的时候才去，人家家里忙不过来就去帮忙。也给业华家帮忙。
A：就是混饭。
B：对，谁家管饭去就是，不给钱。
A：过年送礼的时候都送什么？
B：砍块肉，买点细粉。
A：那家叫什么？
B：齐芳喜，俊活的爹，还有干亲。
A：没有用其他人的了？
B：没有，就是他家忙的时候我爹去给锄锄地，招呼着收收庄稼。
A：用牲口不用另算钱？
B：不用。
A：耕地的犁、耧、耙这些用谁的？
B：人家带过来，就是收芋头的时候人家还用车子给咱往家里拉，就是人情。我家北坡收芋头就是用车子挂上一头牛，帮忙拉回来。我这次摔了一下，他孙子现在都来看我。这两家好到什么程度，那个芳喜叔岳父家的土地，有时候都喊着我爹去给帮忙。
A：也是本村？
B：不是，在两店。就是好情换好情。
A：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
B：就是镰刀、铁锨。
A：没有大型的耧、耙？
B：没有，那时候一个队里也没有几个。用就是芳喜叔带过来。
A：成立互助组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和宣传？
B：互助组当时就光给军属帮忙。咱们队就是业华他们几个当兵，就是咱们过去给他们家锄锄地，也不吃人家的饭。
A：大队里没有动员？
B：拥军拥属，就是搞这个。
A：互助组没有搞起的？
B：我们这互助组就是搞了个形式，没多长时间就入初级社。初级社的社长就是前头张成银。
A：拥军拥属的互助组是什么时间成立？
B：1952年就搞拥军拥属。
A：不是自发成立？
B：就是村里给说的，有村长，有会长。
A：那这几家军属，是一对一的帮着干，还是几家一块给他干？
B：都干，轮着来。
A：谁排班？
B：村长会长给排。
A：谁带头？
B：哪有带头的，除了村里的干部，村长会长带头，还有财粮。
A：他们去给帮忙干？
B：他们才不干，就是安排这些人。
A：具体帮军属干活的人是党员或者干部？
B：哪有党员，都是老百姓。村里党员就是张业喜和张成银。
A：带头人的土改成分是什么？
B：都是贫农。
A：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
B：十来户帮这一个军属。
A：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
B：一个生产队的老百姓。
A：牲口怎么办？
B：就是自觉，人家家里人当着兵，打着朝鲜战争，都去给他家帮忙，谁的牲口闲着过去给耕。
A：那军属给不给这些人干？
B：人家不干，就是这几家帮他干，就几亩地，分分就干完了。
A：当时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自己单干的人？
B：哪有，很少，其实也都是各人干各人的，互助组就是个形式，就帮军属干干，其他时间还是原来关系好的互相干，相当于打工混两顿饭。咱们这干完以后，能干的劳力，都在去西乡给别人割麦混饭。
A：一般不愿意加入，或者不给军属干的都是什么人？
B：没有，村里安排，那不去干的，十来家包一家当兵的家属，哪有其它的你给我干，我给你干，根本没这回事，都是个人经营。
A：具体那十户包一户，是村里安排？
B：对。干完就完，就能去给人打工混饭吃。那时候人只要管顿饭就行。
A：当时您家是帮助谁？
B：拥属是给业华家干的。
A：普通家庭土地、劳动、农具、牲口情况怎样？
B：就说我这把，八九亩地，三四个劳动力，镰刀两个，锄头一个，铁锨两个。没这些农具你也没办法给别人打工混饭。
A：当时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B：没有，他们不干活，也不加互助组。
A：那他们做什么？
B：就是种地，劳动改造。
A：他们之间互相帮助不？
B：不帮，就是穷人之间互相搭把手，他们也受管制。
A：管制？
B：就是让他们扫街。
A：互助组的时候？
B：对。
A：打扫卫生给报酬不？
B：不给，这是改造他们。
A：您家是哪一年加入的互助组？
B：其实都没说加不加，都是直接入社，互助组就是形式给拥军拥属，哪有什么真正的互助组，土改后就是分了土地，每个人亩把地，各人种个人的，种不上也没人管没人问。
A：那拥军拥属这个组里一共有多少地？
B：十来户也就是有几十亩土地。
A：土地是否相邻，分为多少地块？ 
B：不挨着，很散，多少块不好说。
A：您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
B：就是十来户。
A：各户的成分分别是什么？
B：都是贫农。
A：各户分别有多少人？
B：这谁记得，就是相当于没互助组，几家子帮助一家军属，其他之间不说话，也不互相干，都是打工。
A：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
B：就是邻居，没什么特殊关系，都在一个村里。
A：这个拥属组里有多少牛、马、骡子、驴？
B：就有两个牛。
A：平时如何饲养和管理？
B：谁家的谁养就是咯，又不是共用的，人家就光给军属家里干。其余忙的时候哪能怎么用，俺家就是和芳喜叔家老辈里就一起，有的没关系的，就靠人力干。
A：您所在的拥军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
B：没有分工，就是你要是去给耕地，你就不用给他锄地，反正就干一样，哪能都干。
A：您所在的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B：没有，都是自觉，村里定好谁谁谁帮谁，你就去干就行，没有组长和负责人。
A：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也没有什么？
B：没有安排。
A：对于这种生产形式，您当时是否感到适应、习惯？
B：那真是形式，又不是互相帮忙，给军属帮忙都是应该的。
A：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
B：相互之间没有共同费用，去给帮忙，农具自己带，坏了也是自己负责，买也是自己掏钱。
A：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
B：不会计算，都是自觉去帮人家干。
A：加入互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
B：还是那句话，互助组就是形式，实际上没有。和劳务市场一样，人家需要你就去干活。
A：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B：没有退的，就是直接合作社，有牛的都直接牵到社里喂去。
A：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您的？
B：当然是，还是各人干各人的，还没放在一块。
A：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B：互助组完全就是喊个名，稀里糊涂的就过去，帮帮军属，互相打打工混个饭，那有利于发展。
A：当时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了动员或宣传
B：村里开的会。
A：谁开的？
B：就是张成银，他是村长得讲话。
A：讲了什么内容？
B：就是成立合作社。
A：没讲合作社的好处？
B：就是牛集体喂，土地集体耕种。个人光挣分，按劳动取得报酬，分配政策时“人七劳三”，后来改成四六。
A：上面没有来人？
B：那时候属于区，区里来了人，魏宝金常驻这边，都喊他老魏。
A：他有没有讲话？
B：就说政策好，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体就是好。耕种不用自己操心，牛、犁都入社。后来我爹还在社里喂这些牛。一入社，集体经济就扩大了，集体就能买牛。
A：听说要入社，您当时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B：除了土地多的，条件好的不想入，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都像是命令一样，不入不行。
A：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
B：成立就入社，应该1956年。1958年进高级社。
A：那刚才说的互助组？
B：那是1953和19554年，其实什么都没搞，形式了两年时间。
A：为什么会加入，是否是自愿加入的？
B：都加入，尤其没有牲口的家庭更想入社。没有钱，国家给贷款买牛买牲畜，加上集体牵的户家的牛，这下子集体经济就壮大。
A：当时入社的时候，哪些农户先入，哪些农户后入？
B：都是一批一块入。
A：原来划分成地主的也是一样？
B：都是一块，不分先后，初级社搞了年把就是高级社，我们二道街二队在东升家粉芋头，用的木杆子大称。
A：入社的有没有得到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
B：就是贷款买牲口。
A：以什么名义？
B：就是初级社的名义。
A：整个村都是一个初级社？
B：不，我们这两个初级社，咱们前面属于爱国社，后面叫做八一社，到了高级公社才在一起。
A：有没有不允许入社？
B：没有，全部都入社。
A：地主、富农能入？
B：不管，都是一块。
A：不管愿意不愿意？
B：都没有这些事情。入了社也是劳动改造他们，下坡看坡。
A：互助组那段时间不就让他们看坡？
B：一直都看，初级社看的更厉害，天天去看一夜，早晨回来再扫街。
A：那他们愿意？
B：不愿意就还是斗他，这是对他们的劳动改造。
A：地主、富农入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B：入社没有刁难，就是让他们多干活。
A：当时村里有无农户不愿入社的？
B：没有。
A：有牛的怎么办？
B：给他作价，就是估价多少钱，什么时候集体有钱了，再把钱给他。就相当于入股合作社。
A：他们是什么（土改）成分？
B：养牛的大多还是中农多。所有的土地这些东西都是作价。
A：入社有没有什么流程？
B：就开个大会，大家就是社员。
A：全体会？
B：对，就在大桥上，张成银宣布。
A：入社时，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B：地入了社，其他的也就入了。
A：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
B：没有，一年弄完，这是政策，把地入了，把牛作价牵走，集体有钱再给你。谁不愿意入，公家给贷款。
A：具体的作价标准怎么算？
B：那就不知道，反正有评价组专门负责作价，还有群众代表。
A：比如咱们家里土地作价了多少？
B：地不作钱。光作牲口、工具。
A：那家里的镰头作不作价？
B：那个不作，小东西你干活随手拿着就是。
A：得是大农具？
B：对，犁、耙这种。
A：说多少就多少？
B：就是有评议小组商量。主要是贫农小组这些代表。
A：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B：没有。
A：你感觉愿意？
B：又不是光我自己种的，大家都种了，不作大家都一样。
A：您当时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B：满意，咱们就是老先进单位，觉悟高。
A：入社后，您觉得土地自己的？
B：没了，哪还有自己的土地。都是归集体。
A：心里舍得？
B：除了土地多，阔的不舍得，其他人都愿意，没有牲口的都愿意。
A：地多的不舍得他还入？
B：这是形式，不入他就难看，村里就治。
A：强制？
B：对，肯定。
A：高级社时，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
B：早就归集体。
A：高级社时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
B：高级社没有，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才是把土地证交上去，各村都用盒子抬着全村的土地证交到两店。
A：没有不愿意交证的人？
B：谁敢不愿意。
A：当时除了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
B：没牲口没农具。
A：草料粪便？
B：粪那时候都是上自己地里去。
A：入社还有自己的土地？
B：没有，那就是粪按照等级划分。一等二等三等。
A：这可不是大跃进积粪运动的时候。
B：就是初级社的时候，粪也是按照分。入社就是分，也是分三等。一等分一方百十分，二等粪八十分，三等粪也就是五十分。就是拿分分粮食。
A：地主、富农在入社时，土地入社方式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B：一样都是一块入。
A：作价方面跟其他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B：没有，别人作多少他们就多少。
A：您所在的爱国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的？
B：就是东颜村前面是爱国社，后面是八一社，都是一个村，就是八一社也叫作李家庄，但都都归一个村管。
A：前面爱国社基本情况如何？
B：解放的时候两边合起来八百多人，前面爱国社有百把户，五百多个人，一千亩地。初级社是张业喜的社长，张成银的支书。
A：为什么叫做爱国社，谁定的名字？
B：区里定的，就是老魏在这定。
A：您所在的初级社有多少户？
B：就是一百来户。
A：全劳力有多少？
B：也就是有三百来个人。
A：男女分别多少？
B：那时候都差不多，男女对半开。
A：您所在的社有哪些干部？
B：正社长张业喜，张成金副社长，张成银支书，张子荣的会计，张子明的记分员。
A：这些干部是选举还是任命？
B：是村里选的。
A：老百姓？
B：对，人家从解放就开始干村长、会长，大家都选他们。
A：当时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
B：初级社的时候没有划分，后来高级社算是三个选区三个队，就是三个生产小组。
A：划分标准是什么？
B：不清楚。
A：当时的生产活动是以生产小组（或小队）为单位吗？
B：也不算是，就是都干活。
A：发展副业不？
B：哪有副业，那时候有顺口溜，“大故种子南山羊，大颜庄光靠卖余粮”。就是卖粮食，队里就有收入。
A：队里还有没有卖过其他物品？
B：没有，除了用细粉再去南山换芋头干子，然后到二月二会的时候卖细粉汤。
A：干这些副业的人是固定？
B：各队卖各队的，卖东西的人不是固定，就是派工，和挣分一样。
A：您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
B：有二十多个牲口，高级社的时候壮大，没钱国家给你贷款买牛。
A：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
B：集体样，固定的人，俺爹和张成举两个人负责养牛。
A：如何使用？
B：队里有专门的扶犁手，耕地的时候出四个人，就要用四个牲口。提前队里都定好怎么用，谁去干。
A：您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犁耧耙、水车等大型农具？
B：排车？
A：对。
B：那时候没有排车，整个爱国社就一辆大车，二把手有四五辆，加上后面八一社也就七八辆。
A：犁、耙有多少？
B：说不清，后来就多了，地里收的多，扩大再生产就有十七八个这些耙、犁，一个生产队就能出三四个。产量也都上来了，高级社时候都说“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过长江，闯千斤关。”
A：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B：有保管员，平时放在牲口院子里，用的时候套上就走，坏了保管员找人修理。
A：小农具如何保管的，如何使用的？
B：小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用谁修。
A：您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的，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B：哪有什么安排，就是三夏的时候抢耕抢种，上面派工作组来看。
A：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B：有场里干活的，有下坡的。
A：谁下坡干什么归谁管？
B：队长管，耕地，锄地都是他安排，找个领头的干活去就是。
A：男女老少都一样？
B：同工同酬。
A：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了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B：社员哪有什么意见，一般不提。
A：干部和社员一样干活挣分？
B：不敢就行了，他们也得干。
A：一样下坡？
B：肯定的。
A：有没有对他们单独的照顾？
B：没有。你挣六分他也是六分。但是老百姓你干一天有一天的分，天天记，干部不一样，他是月结分，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分。
A：就是队长，会计干不干都有？
B：对，他们反正是每天都算有分，还有喂牛的也是。因为喂牛的也得天天喂。
A：社员愿意？
B：哪有什么愿意不愿意，人家平时也操心。
A：您说1962年什么事？
B：1962年清理干部多吃多，工分按月结，晚上加班吃热豆腐什么的问题。
A：入社后，刚开始社员生产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后来的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B：越来越好了，积极性也是越来越高，产量高了。当时都能先去贷款买东西，等收了再还给国家，又不用利息，还扩大再生产。
A：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
B：记工分。
A：工分怎么评定，
B：五分制，活不同分也不一样。
A：比如？
B：我也干过记分员，比如耕地的高工分。用二把手套牛向家里拉东西的分是六分，用将子将地的六分，帮将子的就是五分，下种的六分。
A：具体谁来评，是干部？
B：不是就是社里之前定下的规矩。
A：社里这规矩谁定的？
B：就是同工同酬，男女平等，按活定分。
A：活干的不好会不会扣分？
B：干活都有领头的人，比如除草你除的不干净就扣你一分。
A：带头人给扣？
B：记工员。
A：记工员去检查？
B：队长检查后给记工员说扣谁的分。
A：小孩子只要能干好也是一样分？
B：对，就是同工同酬。
A：拉车子、养牛的几分？
B：都是五分。
A：高的就高一分？
B：对，养牛的是月结，我还喂过。
A：您所在的初级社的农业收成（分配粮食等）是如何分配的？
B：就是三七或者四六，定下的规矩。百分之七十按照人口，百分之三十按照工分。
A：粮食产量有多高？
B：当时四五百斤就是很厉害。
A：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提高多少
B：是高了点，入社前也就是三百多斤。
A：家里收入有多少，有没有提高？
B：高了点，就是有吃的了，喝的了。
A：家里分得的粮食有多少？
B：分的还行，就是说够不够三百六。初级社和高级社都是这么分。
A：大人小孩没有区别？
B：都是一样分，没区别。
A：您所在的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
B：有，队里有二把手，就去两店粮所干转包，业修带头去，用二把手给他们推粮食，一次能推六个包赚钱。
A：收入归谁？
B：归社里。
A：他们没有收入？
B：给他们提成，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应该是百分之二十，有业修、业训他们几个人。
A：给私人干？
B：那是公家，从郭里向两店粮所推粮食，然后再两店用火车运走。
A：干这个还算工分？
B：那怎么不算，一边拿着工分，一边吃着提成。
A：您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B：没有。
A：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B：也没有。
A：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B：肯定的。
A：就是让他们看井？
B：对，庄稼熟的时候，就让下坡，晚上看坡站岗。
A：平时愿意和他们一块出工？
B：都一样一块去，不排斥他们，就是受到管制。
A：社里管？
B：对。
A：那他们能成为干部不？
B：他们肯定不能干，也不让他们干，入党都受限制。
A：有没有专门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B：没有，都是一样的活。就是晚上他们吃了饭就得再去下坡看坡。
A：就是多干活？
B：多个看坡。
A：评工分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对待？
B：都是一样。
A：他们白天出工有工分，但是晚上多干的看坡这个活有没有工分？
B：这个没有，就是他们的义务工作，受管制。
A：不能不干？
B：不干还是斗，不敢不干。
A：后来人七劳三分粮食一样？
B：都一样。吃、分配都是一样。
A：那还是公平。
B：就是有一点，一个月扣他们三个义务工。
A：义务工是什么？
B：就是平时正常出工扣，比如一个月出工三十天，只算二十八天的工，其他的人都算三十天。
A：为什么？
B：就是因为受管制。晚上干的看坡也是没有分。
A：相当于分东西的时候，他总分少也就分的少？
B：不，他们天天干，一般劳力都不如他们的工分多。
A：其他的方面？
B：这么说，就是除了多了一个看坡的活，不算工分，另外就是每个月多扣三天工分，其他的分配什么事情完全是一样。
A：他们愿意？
B：谁不愿意也不行，比如有十家地主富农，谁干的好就能给他们摘掉帽子，不受管制。
A：那实际上有没有拿下来？
B：有，但是你干的不好，表现不好肯定是不给你拿下。
A：真给拿？
B：反正我没见，他们就是受管制。咱们村大部分地主都是姓张的，张成贵、张成宝他们十来户。
A：您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的？
B：没有。
A：别的村里听说没有？
B：应该有退的。
A：什么原因？
B：还是对社会不满，我们村是没有一个退的。
A：有没有退成功的？
B：没听说。
A：但是这种闹着退出的，怎么对待他们？
B：怎么说哪有迎风顶上的人，都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像成立人民公社土地证都交上去抬走哪有不交的人，毛主席说的话也都实现了，电灯电话喝牛奶现在这不都已经实现。
A：入社后，您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了？
B：就是入社，土地是公有制，就是这个政策，老百姓跟着形式走，尤其是像我这样听政策的人。当时村里还是“枪点”，我负责保管，谁也没给说，就是听国家的政策。
A：您觉得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
B：区别多了，一步好一步。集体有集体的优越性，你没有钱可以向国家贷款，国家老早就给你发预付定金，收了粮食卖了，又不需要利息还给国家。高级社的时候最好，集体经济也是越来越大，粮食也多，分配的产量也多。
A：您觉得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这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B：高级社还不如人民公社，就是产量越来越好，这几个里面高级社最好，产量多。
A：对比土改，您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吗？
B：主要是合作化不用个人操心。也提高产量了，毕竟集体扩大有牲口都一块用，我们做什么都离不开国家。
A：农业合作化跟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B：怎么说，就是挣分，主要是我的文化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国家扫盲，让我识字。
A：爷爷，再问问其他的一些问题。您的祖籍是哪？
B：祖上是“洪洋”大李，后来迁到这个东颜村。
A：身体状况怎么样？
B：我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干活还能干。
A：是党员？
B：肯定是，我1970年入得党，我还记得很清楚是1970年的腊月十六入党。
A：教育程度怎么样，上过几年学？
B：我就上到小学四年级。
A：个人经历怎样？
B：我出生后一直在这个村里，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上学去了，四年级下学，十四五岁也就是，就开始放猪。
A：放猪,是给谁放？
B：给户家。
A：户家是什么？
B：在生产队里各家各户养的，都是一起放猪，就是挣工分的一个活，早晨去各家猪圈里撒开，晚上在圈起来。放了二年，那是1954年和1955年，后来就在生产队里喂牛，干了三年。一直到1958年，我当上了队里的保管员，计工员，给大家记工分，还有称草料。
A：后来还做过什么？
B：文化大革命干过文革委员，入党后干党组的组长。到了1978年我就当队长，干着队里的会计，一直也是队里保管员，再后来年纪大了就退下来了。
A：家里几口人？
B：我家里还有四口人，我老两口，还有个孙子和儿媳，我孩子走的早。
A：现在都做什么？
B：我老两口就在家，我平时在北坡给人家看个果园，孙子上学，儿媳在城里干个体。
A：那现在家里还种不种地？
B：家里一共有七亩地，不过年纪大了，种不了了，大部分都承包给村里的人。
A：种的什么，收成怎么样？
B：就种麦子和棒子，一亩都能合到一千一百斤、一千二百斤左右。
A：平时靠人力？
B：都是机械化的，就是打药靠人工。
A：经济来源靠什么？
B：我这不在北坡给人家看果园一个月给八百，包出去的土地一年有四、五千块钱，再加上养老、低保，还可以。
A：经济状况，在村里相比怎么样？
B：中下等情况，还能吃得起饭。
A：好的爷爷，谢谢您。


[bookmark: _Toc23665][bookmark: _Toc139][bookmark: _Toc32399][bookmark: _Toc17201][bookmark: _Toc20691]
三、分阶段整理

[bookmark: _Toc2647][bookmark: _Toc7191][bookmark: _Toc2738]一、合作化的基础
（一）土地改革后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李庆润，土地改革以后我家共有七口人，即我的祖母，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加上我。1952年那年我的祖母大概是六十岁，我的父母母亲是四十岁，我十二岁，我的大弟和二弟分别是八岁和五岁，我的妹妹只有一岁。我家里算是有四个强壮的劳动力，即我的祖母、父母和我，两男两女。家中人的身体都还不错，不需要常年治病花钱，也没有残疾人。
2.经济情况
土地改革的时候上级给我家划定的成分是贫农，我家的经济水平在东颜村属于一般的位置，土改时我还在上学，但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小孩数量多反而劳动力数量少，压力不断增大，我便下学在家帮助父母务农。我家除了种地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副业，粮食经常不够吃，所以祖母经常出去挖野菜来补贴家中粮食以维持生计，负担比较重。

（二）土地改革后生产基本情况
1.土地情况
土地改革后我家一共有八九亩土地，全部都是旱地。土改前家中有六七亩土地，土改时分配了两亩土地，其他的土地都是老辈传承下来的老地。当时主要是种麦子、豆子、高粱、地瓜等作物，那是土地较为贫瘠，农业科技不发达，产量比较低。麦子、高粱的亩产在二百斤左右，豆子只有一百多斤，地瓜产量还可以，亩产在三千斤以上。作物的收成基本能够维持家中人的基本生活，毕竟还有祖母外出淘的野菜和要的饭。
2.劳动力合作
我们家有四个强壮劳动力，在劳动生产中完全够用，有时父亲闲下来也会去别的农户家做工混饭吃。我们家在生产中算是发生过换工，因为家中和齐家一直关系很不错，世代友好，主要就是和齐家发生换工。我们家没有牲口，齐家的芳喜叔就用牛帮我家犁地、耙地，也用牛帮助运粮食。我父亲在他们家农忙时，去帮助锄地、收粮食。我们之间没有酬劳，也没有男女换工等等之分。就是逢年国家砍一点肉、买些细粉给人家送过去谢谢帮助，芳喜叔来我家帮助时就管他两顿饭，不会给钱。
3.牲畜与农具
土改后，我家并没有牛、马等牲畜，干活的时候就是使用齐芳喜加的牲口和农具，我家使用他家的生产资料，不过我家也尽量帮他家多干些农活，逢年过节也送礼品。实际上他家帮我家的更多一些。但人家从不计较这些，也从未因为我家使用牲口和农具便索要报酬。在互助之间的农具都是自带，无论是我们的镰刀，还是他家的大型犁，用坏都是自己负责。

[bookmark: _Toc7393][bookmark: _Toc24804][bookmark: _Toc18739]二、互助组阶段
（一）互助组的成立
1.宣传动员
我们东颜村实际上对于互助组这个阶段很模糊，都是直接进入初级社，当时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就只有村里说要给军属家庭帮忙，叫做“拥军拥属”。
当时就是宣传家中有人在前线打仗的人，是国家的功臣，我们要解决其后顾之忧，照顾好军属家庭。大家听说要这样做互助组没有什么反应，但是积极性还是很高，都认为是应该帮助的，毕竟其家人在前线拼命打仗，就像我邻居张业华他当时就在抗美援朝的前线。
2.示范引领
我们村成立第一个拥军互助组是在1952年，当时是村里来说安排的，大概是十来户包一户当兵的家属。具体都是村长来排班，由谁家那天去帮助那家军属干，但是党员和干部他们不干，就只是安排这些人去做，具体去干的都是贫农成分。包保的十户也大多是军属家庭附近的邻居，并不一定是同族人，但是这十户之间并不互相帮忙，去帮助军属家庭做也不会要报酬或吃饭，就只是干活。
3.单干户
当时我们村中很少又不加入拥军互助组的，因为都是政策安排，大家从心里也愿意帮助当兵的家庭。但是要真正说起单干，我们村几乎都是单干。土地改革分完土地之后，都是各做各的，土地种与不种、种好种坏完全都是个人负责任。并不是所其他地方意义上的互助，互相帮忙的还都是很早之前，甚至土改之前就互相搭把手的农户。以我家为例，我家一共是八九亩土地，没有大型农具，只有两个镰头，一把铁锨，两个䦆头。当时的地主和富农没有加入拥军互助组，那是他们还受到管制，要劳动改造扫大街，也没有时间去做。

（二）互助组的运行
1.基本情况
1952年宣传拥军互助组之后，我家就加入互助组，大家都是自愿，也有政策在保障。我所在的拥军互助组十户都是贫农，一共有几十亩土地，全部都是旱地，土地也是小块很分散，并没有集中相邻，主要是帮助张业华和张承训的家属。互助组中有两头牛，牲口平时是哪一家的就归哪一家管理，饲养也是自己负责，因为大家只给军属家庭帮忙，我们之间时不会发生牲口的共用情况。在农具上都是养牛的家庭有大型的农具，其余家庭就是镰头、铁锨等。帮助军属干农活时所有的农具都是自带，若有损坏也完全由自己负责。
2.生产安排
拥军拥属互助组中没有很明确的分工，平时的生产安排主要是听村干部的指挥，排到你家去帮助干活你就要去，不要管具体的是锄地还是种地。我们这十户之间没有组长和负责人。帮助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按照排班，但是很公平，如果你帮助锄地就不会在安排帮助其他工作。大家对于这种形式也很习惯，都从心理上认为是应该帮助。
3.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在拥军互助的过程中，并不会发生共同的费用，因为都是同军属家庭发生互助，我们农户之间并不发生互助关系，也就不会有共同的费用。大家在帮助军属家庭时，并不会计算每家出工多少，都是无偿的帮助。大家更没有共同的收益，那时候可以理解为一个劳务市场，在自家忙完，同时也帮助拥军家庭工作后，就可以到任何一家打工，不限于本村农户，你出力别人管两顿饭，都是为了混饭吃，没有工钱，各取所需。当然拥军互助组没有副业，那段时间粮食产量也没有太大变化。
4.互助组的退出
从来没有人退出过互助组，毕竟是帮助军属家庭，大家全部都是心甘情愿，平时的工作也是听村里领导的安排，甚至有时大家很自觉，自发的去帮助军属家庭。我所在的小组这十户人家一直也很和谐，并没有发生过争执要推出这个拥军小组。

（三）互助组的评价
对于拥军互助组来讲，都是应该的，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其家人前线流血打仗，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但是并没有说是过多的同其他农户之间互助，就是喊个名，稀里糊涂的就度过，土地还是各家种各家，没有人插手。土地耕种管理的方式没有变，效率也就没有改变，并没有感觉利于农业生产，还不如我们长期维持的和齐家的互助有作用，毕竟可以做到牲口共用，生产资料共享。

[bookmark: _Toc19968][bookmark: _Toc11261][bookmark: _Toc11396]三、合作社阶段
（一）合作社的成立
1.宣传动员
互助组说是1953年到1954年，但实际上是1956年开始成立初级社。在入社的时候上级做了宣传，村长张成银组织村民开大会，讲“牛集体喂，土地集体耕种，个人光挣分，按劳动取得报酬，分配政策人七劳三”。当时区里的魏金宝也讲话说“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体就是好，耕种不用自己操心，全是公家出牛。”
我听到后，并没有想法，只能说是土地多的，条件好的农户不想入。我们家在成立初级社后立刻加入社，我家没有牲口，肯定更想入社。发展历程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都像是命令一样，谁也不能反对。
2.分批入社
入社的时候，并没有先后的顺序，就算是划分的地主、富农也都是和贫农一批入社。当时就是要求一年之内所有人都要入社。入社之后国家有一些扶持和帮助，当然并不是针对与个人，而是对于整个初级社而言，可以以初级社的名义向国家贷款买牛，没有利息，这样就壮大了集体经济，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好处，牲口大家都能及时用到。地主、富农入社时还是要接受劳动改造，要去扫大街，但是对于入社条件上不会刁难他们。
3.抵制入社
初级社的时候，我们这并没有反对或者不愿意入社的人，有牛的也是一样，国家给作价入社，估价牛值多少钱，什么时候集体有钱再把钱给他。当然对于家庭条件好的对于入社多少有点心理上的不愿理，土地以后都是一块耕种，只不过表面上也不能明说，更没有出现宰杀家禽的情况。
4.入社方式
入社的当天领导组织社员开大会，参会的人员就都是入社人员，政策性的东西，也没有不敢去参会，没有多余的报名环节，入社的时候土地、农具、牲口等生产资料一起入社。土地入社后各家的土地数量都记在账上归于集体，没有作价入股，只是将牲口、工具作价，工具也仅限于大型的犁、耙等，小工具比如镰刀还是归农户自己所有。入社的东西具体作价多少有专门的评审小组来定，并不是由某个领导决定多少。土地里生长的庄稼统一都不算，大家也没有不满意，都很公平。
入社后土地都是归集体所有，肯定没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大家都上交土地，我家不能不交。高级社的时候我们这还没有上交土地证，而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各家各户将土地证交给村长，村长到峄山公社开会时再统一上交公社保管。地主、富农入社的方式和大家都一样，在生产资料作价入股时也是同一的标准，一同对待。

（二）合作社的运行
1.基本情况
我所在的初级社叫做爱国社，全社有五百多人，一百来户，名字是由区里的干部魏金宝起名。现在后面的两个队当时叫做“李家庄”，他们叫做八一社，到后来人民公社的时候，爱国社和八一社就都合并成为东颜大队。我们社全劳力也就是三百多人，男女比例差不度，各占一半，土地大概有一千亩。社里主要有五个干部，分别是正社长张业喜，副社长张成金，支书张成银，会计张子荣，记分员张子明。他们都是村里选举产生，因为自从解放时他们就做村里的干部，大家都相信他们，一直都是选他们几个做干部。
初级社的时候我们社并没有严格的划分生产小组，到了高级社全村划分为三个小组，标准就是按照村里的路进行划分，把村庄分为三个条形状。初级社并没有按照生产小组干活，大家就是听安排一块干，高级社的时候就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我们当时没有专门的副业小组。有顺口溜，“大故种子南山羊，大颜庄光靠卖余粮”高级社时用细粉去南山换芋头干子，然后到二月二会卖细粉汤，各队卖各队的，卖东西的人也不是固定，就像出工挣分一样。当时整个社有二十多个牲口，高级社的时候更壮大，没钱国家给贷款买牛，牲口是有专门的养牛员集中喂养负责，当时我父亲就是做养牛员。农具整个社只有一辆大车，二轮车有四五辆，也是有专门的保管员保管大型农具，若果坏了由他找人维修，使用都是一起使用，听公社的安排。
2.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合作社当时安排过抢种抢收，区里还派工作组来检查，但是具体日常生产时，分为下坡、压场等工作，但是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每个人做什么每天都有变化，由队长来安排一个领头的人就去干，安排的农业生产社员不敢有意见，那时队长就代表国家的政策，大家都听。干部们一样和社员下坡或者干活，同样记分。但是老百姓干一天算一天的分，天天分开记；干部是月结分，一年365天，去或者不去天天都有分，社员也不会反对，都认为人家平时也操心。
入社之后，社员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产量高了大家就信息足。而且能去贷款买东西，等收了粮食卖了后再还给国家，还不用利息又能扩大再生产。入社后，是按照工分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主要是五分制，但是按照工作的不一样分值也不一样，比如耕地的工分高，用二轮车套牛向村中运输东西的工作是六分，用将子将地的工作是六分，一旁帮将子的工作就是五分。不同工作之间有不同的分，但是不论男女老少来做，给的分一样。具体的规则都是社里定，对活干的不好的人也会扣分，主要是由各队长抽查劳动成果，对于不认真的报给记分员扣一分。
   当时入社后的收成分配就是“够不够三百六”。初级社和高级社都一样，大人小孩也都是一样。我们公社里发展过副业。每个队里有二轮车，就去两店粮所干转包，张业修带头去，用二轮车一次能推六个包，从郭里推到两店赚钱。具体的收入是队里给这些人提成，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出去赚钱也算是出工，既算着工分也拿着分成。我们社在生产过程中没有遇到问题，管理方面也不错。
3.生产与分配的特殊对象
在生产中，地主、富农受到过排挤或孤立，他们毕竟属于管制的对象，要劳动改造，庄稼熟的时候，晚上要义务劳动去看坡站岗。当然白天出工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排斥，还是一起，但他们不能成为干部，就是入党也要受到管制。在记工分的时候也是一样每天相同的分数，但是在月底核算工分时需要减去三天的工分，比如一个月出工三十天，只算二十七天的工。总的来说就是他们需要比常人多做晚上看坡的工作，同时月底核减三天工分。他们也不会反抗，因为当时承诺工作的好就会摘掉“地主”成分的帽子，实际上并没有见到真正摘帽子的人。分配收成时都是按照社员家里的人口数量和工分总数来定，不会有区别对待。
4.退社现象
我们东颜村无论初级社还是高级社没有一个退社的人。都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迎风顶上的人。就像后来成立人民公社上交土地证，没有不交的农户。毕竟入社也实现大家生活质量有一定的提高。真是想退出初级社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好人民，不听国家政策的反动派。

（三）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土地是公有制，我并没有感觉土地改革的分田白搞了，老百姓跟着国家的政策走就可以，我在政策上是坚决执行，当时村里还是“枪点”，我负责保管，谁也没给说，觉悟要高。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可以说是一步好一步，集体有集体的优越性，比如没有钱可以向国家贷款，国家发预付定金，收了粮食卖掉还给国家又不需要利息。高级社的时候最好，集体经济也是最大，分配的产量多，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我认为合作化不用个人操心，也提高产量了，有利于农业发展。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参加扫盲班，我的文化是那个时候学的，让我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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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调研点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杨山村
	调研员姓名
	李旻昊

	调研员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调研员联系方式
	15587399997

	受访者编号
	HZ-LMH20210220ZDX@Z
	受访者姓名
	张道显

	受访者性别
	男
	首次采访
时间
	2020220
	首访时受访者年龄
	84

	受访者成分
	中农
	土改时是否是土改干部或
土改工作队员
	否
	是否
党员
	否

	干部
经历
	有
	曾担任的干部具体职务
	村会计

	现家庭人口
	2
	现承包地
面积（亩）
	2
	现林地
面积（亩）
	0
	现水塘
面积（亩）
	0

	受访者
基本情况
	老人1937年出生，现在和老伴两个人在杨山村家中单独居住，身体健康较好，但耳背较为严重，虽然家中还有两亩承包地，两人的年龄较大无法耕种，交给务农的两个孩子一人一亩种植，平时不再参与农业生产。老人本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但大女儿因病去世，目前主要由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负责赡养，都很孝顺，生活水平在村中一般水平。

	受访者
职业简历或
个人经历
	在大跃进时期，老人家中一共六口人，主要是祖母、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自己，家中人口较多，生活紧迫，老人小学读到五年级便辍学回家，同大人一起劳动。1956年做村会计，1958年在东阿镇粮所工作，1960年到北市铺做司部长，后来回杨山村务农一直到老，没有外出打工，主要由子女赡养。

	受访者
所在社区基本情况

	东阿镇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位于山东济南市平阴县西南部，距济南市平阴县城22千米，处于山东省的济南、泰安、聊城三市交界处，220国道贯穿南北。东临济南市孔村镇，西与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鱼山乡隔黄河相望，南与济南市洪范池镇、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旧县相接壤，北靠济南市玫瑰镇。全镇东西长9.6千米，南北宽8.52千米，总面积81.89平方公里，辖5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34273人。
杨山村位于镇驻地东北5公里处，附近丘陵较多，全村目前共有6个村民小组，党员50人。两委班子5人，辖区总面积2.3平方公里，其中，农业用地1800亩，与北市村、桃园村、太和村、乔楼村等相邻。附近有东阿古城、平阴永济桥等旅游景点。



二、全文整理

访谈时间：2020年2月21日
A=李旻昊  B=张道显

A：爷爷您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调研员小李，经过管区张书记介绍来给您做一个访谈，主要是聊聊合作化时期的事情。
B：合作化时期？
A：是，主要就是关于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事情。
B：好，问就可以。
A：先问几个关于村庄的问题。
B：问就行。
A：知道村里姓氏分布是什么情况？
B：杨山村内的姓氏比较复杂，主要是葛、张、陈几个大点的姓氏，也有李、刘等人数较少的小姓氏，还有其他的就只有几户，不用提，大都是后来迁过来。
A：什么时间迁来？
B：大概就是大跃进时期逃荒过来的，这边有饭吃，都向我们这边靠。
A：村庄的起源形成您清楚不?
B：这方面我不是跟清楚，但是根据老一代流传下来的，杨山土地肥沃，适合种植作物，山西迁过来的人很多，东阿镇附近很多村都是如此，比如三合、杨山、北市大多都是。原来杨山村归玫瑰镇管辖，到后来才划给现在的东阿镇管辖。
A：村里有没有宗族和家族？
B：杨山村里不讲究宗族、家族这一套观念，家族也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几家人，很多就算是同一个姓有的之间也没有联系。
A：土地改革完后家里几口人？
B：土改后我家里有六口人。
A：都有谁？
B：分别是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我的祖母。
A：年龄都有多大？
B：我祖母大概是六十岁，父亲和母亲是四十多岁，我是十七岁，哥哥二十三岁，我的姐姐二十二岁，我们兄妹三人的年龄相差都不大，前后几天出生。
A：分别都做什么工作？
B：没有工作，父亲和母亲就是种地，哥哥和姐姐帮忙，奶奶年龄稍微大一些，基本是在家里养老，不敢让她多劳动，怕累坏身体。我上学上到五年级就下学，平时也是在家里帮忙做农活，让父母压力小一些，后来我就去村里做会计。
A：土改后家里有几个人可以从事劳动？
B：要是按照劳动力都可以从事劳动，奶奶年龄大也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基本六口人都能从事劳动。
A：劳动力都是？
B：就我们一家六口人。
A：三个男劳力三个女劳力？
B：要是按照壮劳力只能有三男两女。
A：土改后您家里有无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
B：祖母虽然没有丧失劳动力，但也是年龄较大。
A：负担重不重？
B：家庭负担肯定是重一些，我的祖母不太能活动，家里又有三个孩子，而且哥哥要结婚，姐姐要出嫁，就连我的婚事家里也想操心。
A：什么方面压力大？
B：就是生活方面，粮食还能算够吃，但是没有钱置办家产，也没有结婚的钱。
A：土改后主要是做什么？
B：土改后我就是在村里务农，给父母帮帮忙。
A：家里收入来源主要靠什么？
B：我家里来源全部靠种地，不像是我叔叔家在天津做生意发大财，我们家里人都没有这个头脑。
A：除种地，您家有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B：没有，不揽活也没有做小买卖。
A：这么多人可以养活？
B：马马虎虎能养活，六口人全靠土地里产的粮食，不够吃就省着吃，还有野菜能充饥。
A：种地收入怎样？
B：不讲收入，种地也没有收入，收的就是粮食，够吃饭就行。
A：土改后您家经济状况，在村里处于什么位置？
B：只能说是一般情况，土地多一点，收了东西饿不死人也吃不饱饭。
A：土改给定的成分是什么？
B：给定的成分是中农。
A：家里其他人是什么成分？
B：一样都是中农成分。
A：土改后家有多少田地？
B：一共家里有不到二十亩土地，大概是十八九亩。
A：全部都是旱地？
B：杨山这边不像是南方，水少，没有水田只有旱地。
A：十八九亩都是土改分到的土地？
B：不是，这十八九亩就是老辈里传下来的土地。
A：土改时您家的田、地有没有增加或减少？
B：没有，土改时期对于中农还是很友善，我们中农的土地既不会分给贫农成分的人，也不会把富农或者地主的土地分给我们，算是没参与土改。
A：土地都种什么作物？
B：杨山能中的作物不多，主要就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其他的作物很少种，当时玉米都还没有引进。
A：麦子一亩地能产多少？
B：麦子的话一亩地也就是二百斤。
A：豆子？
B：豆子更少，一亩地一百多斤，现在豆子能产三百斤就算不错。
A：够不够一家人吃？
B：如果没有大的灾害，正产生产基本能够一家人吃。
A：可以维持基本生活？
B：饿不死人，粮食真不够的时候就匀着吃，每天少吃点，再去挖一点野菜，都能生存下来。
A：家里劳力在生产中够用？
B：完全够用，祖母就算是不劳动，家里还有父母、哥哥、姐姐以及我，五个劳动力种十八九亩地很轻松，不浇水不上化肥，只是松松土，犁地这种活，比现在种地简单的多，生产水平落后，所以产量也比较低。
A：土改后，您家在生产中有没有和其他人家进行换工？
B：发生过换工。
A：一般和谁换工，邻居、本家、亲戚还是关系好的，村内的还是村外的？
B：一般换工的对象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大家相互之间住得近，种的土地距离也很近。
A：换工是怎么换的？
B：就是轮流给干活，今天大家一块到我田里面干活，明天到你的田地里面干活。
A：换工分不分男女？
B：不分男女，邻居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我们家主要是和葛传席家互相换工。
A：给不给钱？
B：不会给钱，大家就是互相帮忙，但是要管两顿饭，今天轮到干谁土地里的活就在谁家吃饭。
A：耕牛和人工怎么换？
B：一样换，我家里有头牛，就两家一块用，他那边没有牛，就是用我家的牲畜。
A：技术工和普通工怎么换？
B：没有区别，干活都一样。
A：干农活的农具怎么办？
B：农具都是自带，出门的时候从家里拿就可以。
A：要是用坏怎么办？
B：自己负责，邻居之间不计较这么细，互相搭把手的事情。
A：具体是谁？
B：主要就是葛传席。
A：为什么？
B：我们两家从老辈就比较亲，一直互相帮助，有事情都是一声招呼，到我们年轻人一代更是这样，世交的情分一直互帮互组。
A：土改后家里有没有牛、马、骡子、驴等牲畜？
B：我家里情况还可以，喂了一头牛和一头骡子。
A：自家的牲口能否满足生产需要？
B：可以满足，而且还帮我邻居做农活。
A：有没有跟别人搭伙使用牲畜的，如何搭伙的？
B：就是和葛传席家一块用，就是互助的时候一块用，他家里条件比较差，养不起牲口，就一起用我家的牛和骡子搞生产。
A：平时喂养怎么办？
B：牲口是我家所有，平时喂养就由我家里负责，因为免费给他用，过意不去的时候他也会去地里割点杂草或者收了麦秸送过来，就当出饲料，实际上都算不上什么，就是讲交情帮他家。
A：土改后，您家当时有哪些农具？
B：土改后家里有一个大车、有犁、有耧，条件还是比较可以，整个生产队都没有几辆大车。
A：与土改前是否一样？
B：没有区别，这些打大型工具是在土改之前家里就有，老辈值班的财产，土改时期也没有动，一直用着。
A：还有没有其他的工具？
B：简单点的工具也有，铁锨、䦆头、镰刀等等。
A：有没有和其他农户共用犁、耧？
B：肯定共用，牲畜都是给他们用，农具更无所谓。
A：和谁？
B：就是同互助组里的葛传席家。
A：一样不收费？
B：不收费，全部免费用，他会来给我家干活，我家也会去帮他们家干，平时都是用我家的牲口、大车还有犁等农具。
A：不感觉自己家吃亏？
B：没有，就是图交情，再说人家又不是没来给我家干活，也出力气，帮一把是应该做的。
A：针对互助组的建立与加入，成立互助组上级有没有搞动员宣传？
B：搞了宣传，当时我们属于玫瑰乡，乡里面开大会成立互助组，乡里乡亲互帮互助。县里也开了会，当时孙学玲、马作纯在县委大院里开会讲话，上面有政策发动老百姓成立互助组，杨山村相应政策，村干部就带头搞。
A：大队里没有动员？
B：大队就是接到政策组织大家搞起来，也是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要求，说白也是象征性的通知。
A：有没有分配互助的人？
B：宣传的政策是自愿报名。
A：自己组建互助组？
B：是，村民先自愿报名愿意和哪家一起互助，村里面统计好后公布，也会有调整的情况，毕竟不能让一个组太大，也不能让一个组太小，最后调整完基本就是每个组十来户人家。
A：互助组是什么时间成立？
B：互助组成立的时间很早，杨山村基本是在土改复查完接着就搞互助组，大概是1953年。
A：是自发成立？
B：不是，国家政策下来要搞，大家就一起搞，之前自发成立的互助组没有这么多人，只是附近的两三户人家帮忙互相干，现在互助组有一定的规模，都十多户农户，不能算是完全自发。
A：第一个互助组带头人是谁，他是党员或干部吗？
B：成立互助组的都一个带头人是马造良、张增祥组，他俩都不是党员。
A：他们为什么带头？
B：土改时他们俩家就是积极分子，因为家里条件差，分土地很高兴，现在国家又出政策做互助组，他们举双手拥护，村里一开大会统计就去报名参加互助组，第一个互助组就这样诞生。
A：第一个互助组有多少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
B：马造良、张增祥组有十多户人家，社会关系全都是普通的邻居，没有其他关系。
A：他们组土地有多少？
B：十多户的土地一共是有七八十亩，他们那个组里面全是贫农身份，都是刚刚土改分出来的土地。
A：组里劳力有几个？
B：正劳力也就是三十左右。
A：有没有车辆？
B：有一个大车。
A：有没有大型农具？
B：土改时候作为积极分子，分给他们一个犁一个耙。
A：有没有牲畜？
B：他们组里面有一头牛，也是土改时候分配的。
A：村里有没有农户不加入互助组，自己单干的人？
B：我们村里基本都加入了互助组，毕竟是国家的政策，大家都要执行，但也有极少部分人没有加入到互助中。
A：他们的土改成分是？
B：以中农为主，土改没有动中农的土地还有家产，所以一般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必要加入互助组，比如张之祥，家里有三十亩土地，两头牛，还有大车。也有犁这些农具，自己家里人干活完全干的过来，他认为加入互助组没有必要就没有报名参加。这样的农户在村里面的人际交往都不太好，自顾自己太自私，别人家里没有牲口也不会去帮忙，没有一点人情味。
A：当时地主、富农有没有加入互助组？
B：地主和富农是必须加入。
A：为什么？
B：本身他们是要被改造的对象，加入互助组才能更好的融入农户，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再是旧观念。而且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人原来都是高高在上，没有种过地，也可以说根本不会种地，再不加入互助组就会被活活饿死。
A：他们与哪些农户在同一个互助组内？
B：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A：成分是什么？
B：都是贫农。
A：为什么会在这个互助组？
B：因为和他们住的比较近，分的土地距离也比较近，虽然原来可能有剥削关系，但是现在贫农也很满足，毕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已经分掉，现在帮助他们一起种地也是一样。
A：您家是哪一年加入的互助组？
B：1953年我家就已经加入互助组。
A：为什么加入？
B：我家是中农成分，虽然说一般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同别人互助，但是我们家觉悟高，拥护国家和党的政策，在大队统计信息时候就直接报名参加互助组，本身就和葛传席家互助，也想借助国家政策延续下去。
A：互助组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 
B：加入互助组就不分临时，田地里有活大家就要一起下地，常年的在一起做。
A：所在互助组里合计有多少地？
B：我们互助组一共有一百亩左右，因为有我们两户中农，土地稍微多一点。
A：土地是旱田还是水田？
B：我们这全是旱田。
A：土地是否相邻，分为多少地块？ 
B：不挨着，比较分散，有将近二十块。
A：所在的互助组的户数有多少？
B：就是十一二户。
A：各户的成分是什么？
B：组内有我们两户中农，其余的农户都是贫农。
A：各户分别有多少人？
B：你问的太细，这谁记得，反正我家里就是六口人，葛传席家里也是六口人，其余的不知道。
A：有没有总数？
B：大概五六十口人。
A：男女劳力分开各有多少？
B：男劳力有二十多，女劳力也有二十多。
A：强弱劳力各多少？
B：强劳力稍微多一些，有三十人左右，弱劳力十个人。
A：您所在的互助组内各农户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
B：大家就是普通邻居，没有特殊关系，共同在一个村里生活。
A：您家一般与愿意哪些农户合作，不愿意与哪些农户合作？ 
B：哪有这么多事，上边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日常邻居互相搭把手就一块干，没有不愿意的农户。
A：互助组里有多少牛、马、骡子、驴？
B：组内合起来有两头牛、一匹马、一头骡子，没有驴。
A：平时如何饲养和管理？
B：各家养各自的牲畜，这些牲口本身是谁的还是归谁，只不过干活的时候互相帮忙拉出来用，比如我家的牛还是由我家饲养，但是没有牛的贫农户会把割的草、收的麦秸给我当饲料，做的也挺好，最起码没有忘记我。
A：您所在的互助组当时有哪些农具？
B：能用的基本都有。
A：有多少犁、耙、耧、水车等大型农具？
B：一个大车，两个犁，一个耙，一个耧，没有水车。
A：如何使用？
B：和用牲畜一样，大家共同使用，所有权还是原来的人，他们用我家的大车也不用给报酬，有讲面子的过年会送点东西过来，虽然不贵重但代表人家的心意。
A：所在互助组成员之间有没有分工？
B：没有具体的分工，土地里有活大家就一起去。
A：您所在互助组农活由谁来安排，有没有组长或负责人？
B：我们组主要是马作亮和葛长统挑头，每天有活他们来喊人一块去。
A：他是什么成分？
B：贫农成分。
A：为什么由他担们任，一般哪些人能担任组长？
B：因为他们热心，热衷于集体的事情，为人处世也热情，受到大家的认可。
A：组长怎么产生的，他主要做什么？
B：大队统计好信息，那几户在一个互助组后，组内成员自己决定，他们俩都是我们内部推选的，所有人都信得过他们两个。
A：安排农活是不是组长一个人说了算？
B：严格来讲他们俩也不算是组长，就是招呼事情的人，每天喊大家一起出工，安排农活都是组内大家伙一起商量着来。
A：组长是不是跟其他成员一样干活？
B：是的，都一样。
A：对组长有没有一些照顾或报酬等？ 
B：没有，本身就是不图报酬干的，也不想这个事，还不如我们这些提供大型农具和牲畜的中农户，其他户都很感激，给送饲料或者过年来。
A：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有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 
B：没有矛盾，大家就是轮流干，谁也没有怨言。
A：您所在的互助组生产中的共同费用是如何分摊的？
B：什么方面费用。
A：农具、牲口这些如果坏了或者看病怎么办？
B：这个一般不强制分摊，谁家的就谁掏钱，但是我们组内出现这种情况，每家每户都会给点钱，有一年我家的牛生病花了点钱，结果大家都主动送钱来，收到的钱比我给牛花钱看病的都多。
A：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
B：从来不会计算，不管你的土地是多少亩，大家都是自觉去干，不计较这些事情，只要一块耕种好土地，收好粮食就行。
A：您所在的互助组平常干农活是否计算每家出多少工？
B：不会计算，都是自觉去帮人家干。
A：您所在的互助组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
B：没有共同的副业，除了农闲的时候，贫农户回去打工，给别村或者别的组里面干活挣口饭。
A：不需要互助组同意？
B：只要互助组里面没有事情，其余时间都是自由的，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取得的报酬也不用上交，就是归个人所有。
A：加入互助组后，粮食产量有多高，与加入前相比有没有提高？
B：没有提高，条件没有不改变，产量还是同以前一样。
A：加入互助组后，能不能退出？
B：没听说过可以退出，也没有退出来的人。
A：加入互助组后，土地还是自己所有？
B：当然是自己，就是大家一起干活，所有权还是原来农户所有。
A：当时是土地各自耕种效率高还是互助组耕种效率高？
B：我感觉是互助组的耕种效率高，大家一起干不计较，拧成一股绳，效率很高。
A：互助组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B：我认为有助于农业生产，当然并不是说能提高产量，只是提高了种地效率。
A：入社的时候上级是否搞动员或宣传？
B：上级做过动员，像搞互助组时候一样在村里开大会。
A：谁主持开？
B：这次就是村干部上台讲话。
A：大概讲什么内容？
B：说全国都要成立合作社，我们也要顺应政策，所有农户都要入社成为社员，所有的东西都归集体所有。
A：没讲合作社好处？
B：说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体耕种就是好，一切东西归集体，牲口集体喂，土地集体种，不用农户操心，只需要出工挣工分年底就能分粮食分钱。
A：听说要入社，您有什么想法、疑问或者担忧？
B：我听到没有太多想法，但是我们家的土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牛、骡子、大车等大型的农具，有点担心就没自己的东西。当然条件不好的贫农户肯定是想加入，东西归集体，就相当于他们也有了。
A：您家是哪一年入初级社？
B：成立初级社我家就入社，我们是1956年成立初级社，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级社。
A：为什么会加入初级社，是否是自愿加入？
B：国家政策下达就要执行，别的农户都加入初级社，我也不能落后，加入初级社我虽然不太情愿，但也要听上级命令。
A：入社时什么农户先入，什么农户后入？
B：入社农户没有先后顺序，村干部组织开大会就一起算入社。
A：原来划分成地主也是一样入社？
B：大家都是一块，地主富农不分先后顺序，初级社做一年多就进入高级社。
A：入社有没有得到过国家一些扶持和帮助？
B：只要入社就可以得到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主要是对于贫农更好一些，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供合作社购买牲口和农具，等有钱的时候再还上就可以。
A：贷款以什么名义？
B：是不能以个人名义贷款，要以整个初级社为担保，用集体的名义向国家贷款买东西。
A：有没有不允许入社的？
B：没有不允许入社的情况。
A：地主、富农是否愿意入社？
B：按照政策，地主和富农都要入社，主要也是照顾他们，本来高高在上不会种地，再不入社连吃饭都困难。
A：地主、富农入社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B：这个没有故意为难，都是平等对待，只不过部分原来被剥削过的部分农户比较抵触他们，不同意他们入社，但是国家政策要求一律平等，不得为难，农户也不能同国家政策相违背，闹过一段时间就过去。
A：整个村都是一个初级社？
B：是的，杨山村一共才有一百多户，五百多人，所以就只有一个初级社。
A：村里有无农户不愿意入社？
B：没有，我反正没听说，谁也不敢和国家政策过不去。
A：当时有没有农户为了不把自家的牲畜、家禽、树木等入社而卖掉或宰杀的？
B：一般有牲畜、家禽、树木的都是中农成分，贫农没有这些东西，部分中农确实不太愿意，比如张之祥，参与互助组的时候就不情愿，现在入社东西是真的都上交集体，更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
A：不愿入社的人，后来在入社时，有没有受到故意为难或刁难？？
B：不会，张之祥虽然心里不愿意，还是一批入社。
A：入社有没有什么流程？
B：没有具体流程，村干部召集大家一起开个大会，就成为社员。
A：全体大会？
B：是，所有村民都参加。
A：入社是不是土地先入社，农具、牲口等后入社？
B：都一起入社。
A：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
B：没有先后顺序，政策直接下来，所有都跟着政策走，一次全部整完。
A：入社物品怎么处理？
B：农户东西全部作价入股。
A：具体的作价标准怎么算？
B：我记得土地是按照六元一亩，牛是三十元一头，其余的我记不太清。
A：流程是什么？
B：召开会议之后，有专门的作价评议小组，评议每家每户有什么物品，作价多少钱，应得多少股份。
A：农具作不作价？
B：肯定作价。
A：比如镰头作不作价？
B：镰头不作，小东西干活随手拿着就是，不会上交。
A：得是大农具才作？
B：对，像大车、犁、耙这种大型工具才作价。
A：土地里长的庄稼有没有作价？
B：没有作价。
A：是否感觉愿意？
B：又不是只有我家土地里自己种，每家每户的土地里都种庄稼，不作大家都一样不算。
A：您对作价是否满意，为什么？
B：我没有意见，国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A：入社后，觉得土地还是自己所有？
B：不感觉属于自己，将近二十亩地说没有就没有，不心疼肯定是装出来，现在全部归集体。
A：心里舍得？
B：不舍得，但是也没有办法。
A：高级社土地是否全部被收归集体？
B：初级社基本就是归集体所有，还没到高级社老百姓就没有自己土地。
A：高级社土地证是否也被征收？
B：高级社虽然土地收归到集体，但是土地证并没有征收，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做会计和村干部们一起把社员土地证收集起来交到玫瑰公社。
A：没有不愿意交证的人？
B：没人敢不愿意。
A：除土地，您家还有哪些东西入社？
B：一头牛、一头骡子、一辆大车，还有一个犁一个耙。
A：每样都算了多少？
B：我只记得牛给我三十元，大车给了十元，其余的记不清楚，这五样合起来七八十元。
A：入社后，觉得这些牲畜、农具、车辆还是您的吗？
B：肯定不是，集体已经作价给你，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A：地主、富农在入社跟其他人是否一样？
B：一样，都是一块入。
A：作价方面跟其他人是否一样，有没有被区别对待？ 
B：没有，别人的东西作多少他们的一样作多少。
A：所在的初级社是一个自然村还是几个自然村合并形成？
B：就是一个自然村，当时三合村成立的叫做齐心一社，北市村齐心二社，我们杨山村叫做齐心三社。
A：有多少人？
B：一开始杨山村只有一百六十户人家，不到四百口人，土地大概有一千一百亩。
A：为什么叫做齐心社，谁定的名字？
B：是乡里定的名称，肯定是领导，具体是哪位我不知道。
A：全劳力有多少？
B：全劳力也就是有二百来人。
A：男女分别多少？
B：男女的比例差不多，算是对半开。
A：所在社有哪些干部？
B：有社长，支书，会计等等。
A：还记得分别都有谁？
B：正社长马照亮，葛长统的副社长，张道祥的书记，马照水的会计，葛传军的记分员，一共是五名干部，后来大跃进时期我就开始做会计。
A：为什么让他们担任？
B：他们几个都是村里为人处世比较好的，同大家都很熟悉，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A：是选举还是任命？
B：就是所有社员选出来。
A：具体怎么选？
B：开大会的时候有人挑头说让他们几个做什么职务，我们就信得过他们，从解放就开始干村里干部，一心为大家办事，大家都跟着选他们。
A：所在的社有没有划分生产小组？
B：划分过生产小组，就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
A：分几个？
B：杨山村一共是两个生产小组。
A：划分标准是什么？
B：按片划分，主要是以村里的大沿为界，上面一个组，下面一个组。
A：生产活动是以生产小组（或小队）为单位？
B：是的，出工都是以生产小组为准。
A：有没专门的副业小组？
B：刚开始没有，1957年有划分出来的副业组。
A：他们做什么？
B：主要就是秋后土地里的活干的差不多，副业小组是马照亮和葛传森带头出去给别的初级社干活，主要用队里的大车。
A：干这些副业的人是固定？
B：对，成立副业小组以后，人员就是固定的，也是季节性的副业小组，农闲的时候做做，不农闲的时候就忙生产队里的活。
A：所在的社有多少牛、马、骡子、驴等牲畜？
B：我们齐心三社，有十二个牲口，大部分都是以牛为主。
A：这些牲畜是如何饲养？
B：是初级社有固定的人专门饲养，张学同的饲养员。
A：农忙如何使用？
B：农忙的时候就统一放出去，初级社领导安排好，然后摊到活的生产队派人牵着下地干活。
A：所在的社有多少车辆？
B：大车全社有十多辆
A：犁、耙、水车有多少？
B：说不清，后来地里收成多农具数量也增多，水车我肯定是一个都没有。
A：大型农具是如何保管？
B：大型农具和牲畜一样，都有专门管理的人员，平时堆放在一起，干完活也要清点还过来。
A：如果有损坏怎么办？
B：这个没事，集体统一修理，不需要负责。
A：小农具如何保管和使用？
B：小农具没有作价上交，每家每户带着就可以。
A：所在的社怎样安排生产？
B：根据二十四节气和原来老辈的经验，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A：社员之间如何分工，男女老少怎么安排？
B：具体分工社里不管，主要是生产队长安排。
A：具体谁干什么归谁管？
B：就全都由生产队长管，今天谁去锄地，谁去割草，谁去播种都有安排。
A：男女老少都一样？
B：是，男女都一样，老人和小孩一般割草比较到，活轻快一些。
A：安排农业生产是不是干部说算，社员能不能提意见或建议？
B：一般就是生产队干部安排，社员也可以提意见，但是没有听说过有提意见的人。
A：干部和社员一样干活挣分？
B：那肯定是一样争分，干部不干活也不给分，要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A：一样下坡？
B：是一样下去干活。
A：有没有对他们单独的照顾？
B：没有单独的照顾，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选择干就要多付出辛苦。年底分红的时候可能多给十斤粮食，都是这么传，我也没见过具体分配。
A：刚开始入社后社员生产热情、积极性怎么样，后来热情、积极性怎么样？
B：生产热情一开始比较好，大家积极性高，一块干活效率也快，后来经常被抽调外地出工，不能在家，无法照顾家庭，大家的热情明显减退很多，干的活都不是自己社里的活，不过是为挣工分养家糊口。
A：入社后怎么计算社员的劳动投入？
B：按照劳动记工分。
A：工分怎么评定？
B：男劳力一天是十分，女劳力一天是八分，半天就对半记分。
A：只分性别不分工作？
B：对，只分性别，很多累活妇女干不了，一直就是给他们八分。
A：具体谁来评，干部？
B：有专门的记分员。
A：社里工分的规矩谁定？
B：就一开始开大会就定下来，会上妇女也没有反对，就一直执行下来。
A：如果活干不好会不会扣分？
B：一般不会扣分，干活争分还不是为了年底分红，但也不能太差劲，大家都看在眼里，如果干的很差肯定扣分，甚至直接白出工。
A：谁给扣？
B：记工员来负责扣分。
A：记工员去检查？
B：是生产队长检查后给记工员说扣谁的分。
A：所在初级社收的粮食是如何分配？
B：就是“人五五劳四五”原则，也是之前定下的规矩。百分之五十五按照基本人口，百分之四十五按照工分，后来劳力少的家庭不愿意，改成“人七劳三”，一直有争吵，但也没有再改动。
A：粮食产量有多高？
B：没有多大变化，麦子一亩地产量二百多斤，豆子一亩地产量一百多斤。
A：与入社前相比有没有提高，具体提高多少？
B：我没看出来有提高，就是种粮食的效率有变化，原来每家每户自己种，现在大家伙一起种，一心向集体。
A：所在的高级社农业收入（分配粮食等）分配与初级社是否相同？
B：除了把“人五五劳四五”的原则改成“人七劳三”，其他都是一样。
A：家里收入有多少，有没有提高？
B：收入没有提高，还是勉强养活家里人，主要是生产条件受到限制，不是说集体干活就能解决，全国上下一样穷。
A：所在的社除种地外，有没有发展过副业？
B：就是1957年成立副业小组，用社里大车接外面社的活干，给别的社里运物品。
A：收入归谁？
B：所得收入全部归社里，谁也不能私藏起来，不然就是和集体利益相冲突，违背国家政策。
A：他们自己没有收入？
B：没有收入，社里就是按照一天十个工分给他们副业小组记分，顶多能在外面吃顿好饭。
A：所在的社在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B：没有发现问题，干活都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家心里都知道怎么处理。
A：在管理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B：也没有，干部很尽责，后来我干会计更是尽心尽责，我不能辜负村里的期望。
A：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有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
B：地主、富农没有受到排挤，相反大家都教他们怎么种地，毕竟原来他们没有种地的经验，学不会也就跟不上集体的活。
A：地主、富农能否成为干部？
B：干部肯定不能做，就连孩子当兵入党都受到限制。
A：有没有专门把重活、脏活等分配给他们？
B：没有，分配活的时候都是一样。
A：评工分时候有没有区别对待？
B：工分也都是一样记，只按照性别积分，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
A：在收成分配方面，地主、富农是否与其他人一样？
A：都是一样，大家虽然受过他们剥削，但是现在分他们地，住他们房子也都满足，现在成普通老百姓为养家糊口，都不会为难，毕竟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很长。
A：所在的社有没有出现过闹“退社”现象？
B：有闹过。
A：是谁？
B：曹兴珠闹过退社。
A：为什么？
B：他原来家里是中农，东西比较多，入社后东西都没有，上交归集体，越干心里越不平衡，就闹着退出合作社。
A：有没有退成功？
B：肯定不会成功，政策不允许。
A：但是闹着退出，怎么对待他们？
B：最后开大会批判他觉悟太低，不为集体着想就过去。
A：入社后有没有觉得土改分田地白搞？
B：对于中农户来讲分田地本身就不涉及。
A：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
B：这个感觉是有，本来还庆幸土改时候不动我们中农户的东西，没想到过了没几年东西还是上交给集体，话说回来国家搞公有制自有上面的考虑，我们作为老百姓跟着政策走就行，心里就算不情愿也不能说出来，邻居百舍都看在眼里，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A：感觉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有什么不同？
B：区别太多，总的来讲是越来越好，大家在一起的热情也是更高，尤其是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可以购买很多东西，方便扩大再生产。
A：认为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在耕种效率上有没有不同？
B：越来越高，习惯这种形式后，大家效率越来越高。
A：对比土改，觉得农业合作化是否有助于农业生产发展？
B：合作化不用个人操心，所有人干活就可以，按照工分吃饭，提高积极性，也有集体牲口和大型农具使用，肯定是有利于农业发展。
A：农业合作化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 
B：还是把自己家的东西上交，总是不舍得，是家里几代人留下的心血，不交又和国家政策相违背。
A：爷爷，再问问其他一些问题。您祖籍是哪？
B：祖上就是杨山，在之前是山西迁过来。
A：身体状况怎么样？
B：我身体还算硬朗，但是耳背比较厉害。
A：教育程度怎么样，上过几年学？
B：我就上小学一年级，后来在扫盲班又学文化。
A：个人经历怎样？
B：我出生后一直在杨山村里，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家里比较困难，尽早下学帮家里干点活。
A：后来还做过工作？
B：二十多岁就干村会计，再向后在东阿粮所干过，也在北市铺做过司部长。
A：家里几口人？
B：现在就是我们老两口，我一共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但是大女儿因为有病去世。
A：其他现在都做？
B：二女儿是县里鞋厂，工人身份退休，大儿子就自己种地打打工，二儿子包地种，算是个种植大户。
A：家里还种不种地？
B：我们两口的两亩地都给孩子种，我们不种。
A：种什么，收成怎么样？
B：就种麦子和豆子，一亩都能合到一千一百斤和三百斤左右。
A：平时靠人力？
B：现在都是机械化。
A：经济来源靠？
B：主要是儿女们给点，再加上国家养老金补充一些。
A：经济状况在村里相比怎么样？
B：只能说一般情况，但是很受村里人尊敬。
A：好的爷爷，谢谢您。
三、分阶段整理

一、合作化的基础
（一）土地改革后家庭基本情况
1.人口情况
我叫张道显，土地改革以后我家共有六口人分别是我的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哥哥、姐姐和我。我父、母亲以及祖母的大名已经忘记，1953年时，我祖母大概是六十岁，父亲和母亲是四十多岁左右，我的哥哥二十三岁，我的姐姐二十二岁，我只有十七岁。家中六口人算都是劳动力，但是奶奶年龄较大，家中算是有五个强壮的劳动力，分别是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为三男两女。家里成员的身体情况都还不错，没有大病，偶尔只是伤风感冒和劳累身体疼通，没人得大病的人，也没有残疾人。
2.经济情况
土地改革的时候上级给我划定的成分是中农，全家人的身份也都是中农，我家的经济水平在杨山村属于一般水平。我受教育只到小学五年级，十二岁就下学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土改时我也一样。我们家庭中全是务农人员，除种地以外没其它副业，土地生产的粮食勉强够吃，在不够的时候就节约一下或者用野菜代替。随着哥哥姐姐年龄增长，置办家产和准备的嫁妆钱家中没有，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不像是我的叔叔比较有头脑，在天津做生意赚大钱。

（二）土地改革后生产基本情况
1.土地情况
土地改革后我家里一共有十八九亩土地，杨山村全部都是旱地，这些土地都是老辈里传承下来的土地，土改期间对于中农还是很友善，既不会分给贫农成分的人，也不会把富农或者地主的土地分给我们，算是没参与土改，总体来说算是村里面土地比较多的人家。杨山土地比较贫瘠，也有山地，能种的作物并不多，主要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其他作物很少种，当时玉米都还没有引进。麦子的产量一亩地大概二百多斤，豆子一亩地产量只有一百多斤，农业科技也不发达，产量整体比较低。作物的收成能够维持家中人的生活，配合挖的野菜养家糊口基本没有问题。
2.劳动力合作
我们家不算奶奶，算是有五个强壮劳动力，在十八九亩地的劳动生产中完全够用，那时种地不浇水不上化肥，只是做松松土、犁地，比现在简单的多。我家在生产过程中发生过换工，换工的对象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大家相互之间房子住得近，种的土地距离也很近，从老辈就比较亲，一直互相帮助，我们家和葛传席家换工比较多。在换工时不区分男女劳动力，只是轮流给干活，今天到我田里面，明天到你田地里面干活。大家换工就是互相帮忙，没有报酬但要管两顿饭，今天轮到干谁土地里的活就在谁家吃饭。耕牛和人工也是一样换，葛传席没有牛，就是用我家的牲畜，农具都是自带，出门的时候从家里拿就可以。
3.牲畜与农具
土改之后我家有一头牛和一头骡子，能够满足生产需要，同时也帮助换的邻居做生产，在互助的时候牲畜一块用，贫农家里的条件都比较差，养不起牲口，葛传席就一起用我家的牛和骡子搞生产。牲口所有权归我家，平时的喂养就由我家负责，因为免费给葛传席加用，他过意不去的时候就会去地理割点杂草，或把农业生产后的麦秸送过来，当出一部分饲料。土改后家里有一辆大车，也有一个犁、一个耧，条件还可以，毕竟整个生产队都没有几辆大车，大型工具是在土改之前家里就有，由老辈置办的财产，土改时期也没有动，一直传下来用着，也是同换工的人家共用，简单点的工具也有铁锨、䦆头、镰刀等等。对于换工我还是比较适应，他来给我家干活，我家也去帮他们家干，用我家的牲口、大车还有犁等农具就是图交情，帮一把是应该做的。

二、互助组阶段
（一）互助组的成立
1.宣传动员
互助组成立搞过宣传，当时我们杨山村属于玫瑰乡，乡里面开大会要求成立互助组，讲“乡里乡亲互帮互助”。县里也开大会，孙学玲、马作纯在县委大院台子上讲话说上面有政策发动老百姓成立互助组。村里就响应政策，村干部带头搞互助组，村里也是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要求，当然只是象征性的通知，听道搞互助组农民没有想法，跟着国家政策走是正确，我听到后认为很正常，因为我家一直在和别人家互帮互组，就是扩大一些范围，没有本质的区别。
2.示范引领
我们杨山村成立第一个互助组是1953年，土改复查完接着成立互助组。第一个互助组是自愿报名成立，村里面统计好报名情况后公布，中间也有调整的情况，不能让一个组太大，也不能让一个组太小，最后调整完基本就是每个组十来户人家。第一个互助组的带头人是马造良、张增祥组，他俩都不是党员，土改时他们俩家是贫农，因为家里条件差更是土改积极分子，分到土地非常高兴，现在国家又出政策做互助组，举双手拥护，村里一开大会就去报名参加互助组。马造良、张增祥组有十多户人家，社会关系全都是普通的邻居，没有其他关系。十多户的土地一共是有七八十亩，组里面全是贫农身份，正劳力有三十人左右，男女劳力对半，有土改分给他们的一个大车、一个犁、一个耙，牲畜有一头牛。
3.单干户
我们村里基本都加入了互助组，毕竟是国家的政策，大家都要执行，但也有极少部分人没有加入到互助中。成分以中农为主，因为土改没有动中农的土地及家产，一般都可以自给自足，心中认为没有必要加入互助组，比如张之祥，家中有三十亩土地，两头牛，还有大车、犁等大型农具，自己家里人干活也完全干的过来。实际他们没有加入到互助组里面的农户，在村里人际交往都不太好，只顾自己太自私，没有人情味。地主和富农是必须加入互助组，本身他们是要被改造的对象，加入互助组才能更好的融入农户，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再是旧观念。而且从另一方面说，原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地主、富农，没有亲手种过地，甚至是根本不会种地，再不加入互助组就会被活活饿死，和他们一组的都是贫农，因为和住的比较近，分的土地也距离比较近，虽然原来可能存在剥削关系，但现在贫农也很满足，毕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已经分掉，现在帮助他们一起种地也是应该。

（二）互助组的运行
1.基本情况
1953年开始组建互助组后，我家就加入互助组，虽然是中农成分，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不需要同别人互助，但觉悟高，坚决拥护国家和党的政策，在大队统计信息时候就直接报名参加，本身也和葛传席家互助，借助国家政策延续下去。
互助组常年的在一起做，不是临时性，我们因为有两户中农，土地稍微多一点， 大概一百亩左右，但是相互之间不挨着，二十块土地比较分散。组内十一二户有我们两户中农，其余的农户都是贫农，我家六口人，葛传席家里也是六口人，总人数在五十人左右，男、女劳力各有二十多，强劳力稍微多一些，有三十人左右，弱劳力十个人，大家没有特殊关系，就是普通邻居共同在一个村里生活。组内牲畜有两头牛、一匹马、一头骡子，没有驴，平时各家养各自的牲畜，牲口是谁的归谁，只不过干活的时候互相帮忙拉出来用，比如我家的牛还是由我家饲养，但是贫农户会把割的草、收的麦秸给我当饲料，组内有一个大车，两个犁，一个耙，一个耧，没有水车，工具和牲畜一样，所有权还是原来的人，其他人用我的大车也不用给报酬，有讲面子的在过年时会送点东西过来，虽然不贵重却代表心意。
2.生产安排
互助组开展生产活动没有很明确的分工，土地里有活大家就一起去。组织是大队统计互助组好信息，组内成员自己决定组长，我们组主要是马作亮和葛长统挑头当负责人，因为他们热心，也热衷于集体的事情，为人处世热情，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内部推选做组长。但严格来讲也不算是组长，就是招呼事情的人，每天喊大家一起出工，安排农活是组内大家伙一起商量。组长没有特殊报酬，因为他俩本身就是不图报酬，还不如我们提供大型农具和牲畜的中农户，其他户都很感激，给送饲料或者过年来看。在抢种、抢收等农忙时，所在互助组的成员之间也没有因耕作先后顺序、劳力差异等产生分歧或矛盾，大家就是轮流干，谁也没有怨言。
3.费用分摊与收益分配
互助组中不强制分摊费用，谁家的开销谁掏钱。当然我们组内出现这种情况，每家每户都会给点钱，比如有一年给我家的牛看病，结果组内人家都主动送钱来，我收到的钱比给实际花销的都多。组内也从来不会计算每家出多少工，不管自己土地是多少亩，大家都是自觉去干，不计较这些事情，只要一起耕种好土地，收好粮食就行，收获的粮食也不是分配，均由土地所有人自行处理。互助组没有共同的副业，除农闲的时候，贫农户会去别村或者别的组打工挣口饭吃，互助组去掉农忙时间其余时间都是自由的，愿意干什么都可以，取得的报酬也不用上交，归个人所有。加入互助组产量没有提高，还是同以前一样。
4.互助组的退出
在杨山村开展互助组以来，没有人退出互助组，毕竟是国家下发的政策，农户都认为国家是正确，都是认真执行。另外互助组对于贫农来讲确实有利，不需要为大型农具和牲畜发愁，也促进贫下中农的情分，密切群众之间的联系。虽然没有退出，但我认为如果退出肯定要通过组内其他人员的同意以后才行，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三）互助组的评价
我认为互助组的耕种效率高，大家一起干不计较细枝末节，全部拧成一股绳，效率很高。通俗将就是大家一起干活，所有权、收益权还是原来农户所有，只是种地的人变多了。我认为互助有助于农业生产，并不是说提高粮食产量，但提高种地效率和农民热情。

三、合作社阶段
（一）合作社的成立
1.宣传动员
合作社成立像搞互助组时一样村里开大会，不过没有领导来讲话，村干部传达说全国都要成立合作社，杨山村也要顺应政策，所有农户都要入社成为社员，所有东西都归集体所有，“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体耕种就是好，一切东西归集体，牲口集体喂，土地集体种，不用农户操心，只需要挣工分年底就能分粮食分钱”。我听到没有太多想法，我们家土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另外有牛、骡子、大车等大型农具，多少有点担心自己的东西充公，当然条件不好的贫农户肯定是想加入合作社，所有东西归集体，就相当于他们也有。1956年成立初级社我家就入社，1958年大跃进进入高级社。国家政策下达就要执行，别的农户都加入初级社，我也不能落后，虽然不太情愿，但也要听上级命令。
2.分批入社
入社的时候，并没有先后顺序，村干部组织开大会就一起算入社。只要入社就可以得到国家的扶持和帮助，对于贫农更好一些，国家会提供无息贷款，供合作社用贷款购买牲口和农具进行扩大再生产，等有钱的时候还上就可以，当然不能以个人名义贷款，要以整个初级社为担保，用集体的名义向国家贷款买东西。按照政策，地主和富农都要入社，实际也是为照顾他们，本来高高在上不会种地，再不入社连吃饭都困难，他们入社并没有故意为难，都是平等对待，部分原来被剥削过的部分农户比较抵触他们，不同意他们入社，但是国家政策要求一律平等，农户也不能同国家政策相违背，闹过一段时间就过去。
3.抵制入社
初级社时候，我没听说有反对或不愿意入社的人，毕竟谁也不敢和国家政策过不去。当然一般有牲畜、家禽、树木的都是中农成分，部分中农确实不太愿意，比如张之祥，参与互助组的时候就不情愿，现在入社东西是真的都上交集体，但是也没有办法，还是一批入社。
4.入社方式
入社没有具体流程，村干部召集大家一起开大会，所有村民都参加就自动成为社员。入社土地、农具、牲口等没有先后顺序，都是同一批入社，一次性全部整完，都是作价入股，土地按照六元一亩，牛是三十元一头，土地里长的庄稼没有作价。我只记得我家牛作价三十元，大车作价十元，其余的记不清楚，所有合起来作价七八十元，我对作价没有意见，国家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入社后不感觉属于自己，将近二十亩地说没就没，不心疼是不可能，现在感觉全部归集体所有。高级社时虽然土地收归到集体，但没有征收土地证，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做会计和村干部们一起把社员土地证收集起来交到玫瑰公社。入社后的牲畜、农具、车辆也感觉不是自己所有，地主、富农在入社作价也同其他人都一样。

（二）合作社的运行
1.基本情况
合作市时，三合村成立的叫做齐心一社，北市村是齐心二社，我们杨山村叫做齐心三社。齐心三社全社有一百六十户人家，不到四百口人，土地大概有一千一百亩。全劳力也就是有二百来人，男女的比例差不多，对半开都是一百余人。干部分别是正社长马照亮，葛长统的副社长，张道祥的书记，马照水的会计，葛传军的记分员，一共是五名干部，后来大跃进时期我就开始做会计。干部都是社员选举出来的，都是村里为人处世比较好，同大家很熟悉，得到认可一心为大家办事的人。
初级社的时候，划分过生产小组，就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杨山村一共两个生产小组，是按照片划分，主要是以村里的大沿为界，上面一个组，下面一个组，日常出工都是以生产小组为准。刚开始没有副业小组，1957年才划分出来专门副业组，由马照亮和葛传森带头，在秋后土地里活干的差不多时，用队里的大车出去给别的社干活，人员是固定的，是季节性的副业小组，农闲的时候做，不农闲的时忙生产队里的活。我所在齐心三社，有十二个牲口，大部分都是以牛为主，有固定的人专门饲养，张学同担任饲养员，农忙的时候就统一放出去，社领导安排好，摊到活的生产队派人牵着下地干活。大车全社有十多辆，大型农具和牲畜一样，都有专门管理人员，平时堆放在一起，干完活清点还过来，有损坏集体统一修理，不需要负责。
2.生产安排与收成分配
合作社根据二十四节气和原来老辈的经验安排生产。社员的具体分工社里不管，主要是生产队长安排。谁去锄地、割草、播种都是队长说了算，安排时男女都一样对待，但老人和小孩安排割草比较多，社员也可以提意见，但没有听说过有提意见的人。干部和社员一样干活，没有单独的照顾，他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选择干就要多付出辛苦。年底分红的时候可能多给十斤粮食，也只是这么传，我也没见过具体分配。
入社之后，社员生产热情一开始比较好，积极性高，一块干活效率也快，后来经常被抽调外地出工，不能在家照顾家庭，大家的热情明显减退很多，干的活都不是自己社里的活，不过是为挣工分养家糊口。社员的劳动投入按照工分计算，男劳力一天是十分，女劳力一天是八分，只分性别不分工作，具体有专门的记分员。初级社粮食收成按照“人五五劳四五”原则，百分之五十五按照基本人口，百分之四十五按照工分，后来劳力少的家庭不愿意，改成“人七劳三”，高级社没有变化。入社后我家还是一天两顿饭，吃的没有改变，收入没有提高，还是勉强养活家里人，粮食产量也没有多大变化，麦子一亩地产量二百多斤，豆子一亩地产量一百多斤。并没有发现有管理问题，干活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家心里都知道怎么处理。
3.生产与分配的特殊对象
在生产中，地主、富农没有受到过排挤或孤立，相反大家都教他们怎么种地，毕竟原来没有种地的经验，学不会也就跟不上集体的活。但是地主、富农干部肯定不能做，其孩子当兵、入党都受到限制。分配活的时候都是一样分配，不会区别对待，工分也都是男劳力十分，女劳力八分，分配粮食也是统一标准，大家虽然受过他们剥削，现在是普通老百姓为养家糊口，毕竟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很长。
4.退社现象
杨山村曹兴珠闹过退社。因为其原来家中是中农成分，东西比较多，入社后东西都上交归集体，越干心里越不平衡，就闹着退出合作社，当然肯定不会成功，政策不允许退出，最后开大会批判他觉悟太低，不为集体着想，并没有太多难为本人，没有影响到分配粮食及记工分。

（三）合作社的评价
入社后我感觉“自己的土地又没了”，本来我庆幸土改时候不动中农户东西，没想到没几年还是要上交集体，当然国家搞公有制自有上面的考虑，我们作为老百姓只能跟着政策走，心里就算不情愿也不能说出来，邻居百舍看在眼里，关键时刻我不能掉链子。我感觉初级社、高级社与互助组是越来越好，大家在一起的热情也是更高，尤其是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可以购买很多东西，方便扩大再生产。合作化不用个人操心，所有人干活就可以，按照工分吃饭，也有集体牲口和大型农具使用，肯定是有利于农业发展。印象最深还是把自己家的东西上交，总是不舍得，家里几代人留下的心血，不交又和国家政策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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